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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电视剧《潜伏》的风格与基调 
曹南山 

 

- 

     

  

摘  要：谍站题材电视剧《潜伏》总体风格上庄谐并重，虽然

喜剧色彩充满全剧，但总体的结局却是令人感伤，这就奠定了本剧

的悲剧性基调，使喜剧色彩淡化，而悲剧性相对更浓。 

关键词：《潜伏》；亦庄亦谐；喜不胜悲 

  三十集电视连续剧《潜伏》以超高的收视率和绝对的网络人

气鉴证了一部优秀电视剧的杰出品质。该剧以 20 世纪 40 年代国共

两党的谍报斗争为题材，情节曲折动人，结构紧凑连贯，人物真实

生动，尤其塑造了中共在国民党内部情报人员余则成这一形象丰

满、真实可信的个性人物，以及像国民党军统天津站站长吴敬中、

情报处处长陆桥山、行动队队长李涯和中共委派给余则成做假夫妻

的原游击队队长王翠平这样一批个性鲜明、特点突出的剧中人物。

相比较其他的谍战电视剧，《潜伏》不仅具备了谍战剧的所有特

点，如窃听、暗杀、跟踪等外，最大的一个特点即是在紧张的剧情

外充满了诙谐有趣的色彩，为该剧增加了浓重的喜剧性。 

纵观《潜伏》首尾，该剧在风格上最大特点是亦庄亦谐，在基

调上虽喜剧色彩较浓，但喜不胜悲。 

    一、风格：亦庄亦谐 

作为谍战题材的电视剧，又是主要反映国共内战时期的历史题

材片，《潜伏》的制作者们是本着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来制作的，

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。第一，故事情节真实可信，环环相

扣，虽复杂多绪但值得推敲，没有明显的漏洞和超现实的处理。

《潜伏》是一部极其写实的电视剧，制作者着力的是说好完整的一

个故事，重情节，而相对淡化抒情。所以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朴实

无华，即使是其中看似有些复杂的感情戏，也不是因为戏不够感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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凑的缘故，而是在出于塑造人物性格上的需要，所以丝毫不乱不

淫。第二，细节展现真实，该剧突出细节刻画。细节表现虽然常常

是结构之外的东西，但在这部电视剧中却是贯穿在结构之内的，譬

如在剧中一开始时，翠平就带着个美式手雷，那时这颗手雷的出现

与环境格格不入，就显得颇为荒唐，加之翠平的表现就为剧情增加

了很多喜剧感。之后一次抄家后余则成又提出要李涯归还那颗手

雷，到最后翠平逃险，这颗手雷终于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在整个情

节的发展中便具备了重要的意义。又如，余则成为了让翠平说话谨

慎小心，给其讲了一个说梦话的地下工作者的故事，那一句看似不

经意的梦话“把茶叶交给克公同志”，也终于在后来暗示了翠平取

得一个紧急情报。诸如此类的还有，余、王二人在家学老母鸡等行

为，这些不仅仅是生活中的一些细节，更是结构上至关重要的节

点。第三，人物形象丰满而复杂。在塑造人物上，故事没有单纯地

写国民党军统的恶贯满盈，也不是一味地歌颂中共党员的机智和敏

捷，而是针对特定的历史环境赋予人物最真实的特点，并细腻地揭

示出人物的内心世界。编剧兼导演的姜伟指出：“这部剧中的

人物并不绝对——好人不像有些电视剧中表现得那么红那么

正，坏人也没有很黑很邪，都充满了人性化。比方说李涯，我创作

这个人物时就想，余则成有多忠诚、执著、坚强，李涯就和他一

样。一个坏人就不孝顺父母，不遵守交通规则了吗？任何一个人都

没法用简单的对错去判断，所以我只能在有限的画面里尽最大可能

地表现其人性的一面。” 
在国共两党高智慧的决斗中，该剧没有将故事叙述的过于简单

肤浅，不但没有玩弄观众的智商，而且对观众的思维能力提出挑

战，跳出了以往电视剧中我方过于强大，而敌手过于弱智的的窠

臼，《潜伏》真正如电影《卧虎藏龙》中李慕白说的“江湖里藏龙

卧虎，人心里何尝不是”。《潜伏》是真正的棋逢对手、高手云集

的一场高智慧的激战，故事总是曲折迷离，峰回路转，使人不知道

究竟会发生什么，或者套用《大话西游》中紫霞仙子说的“我猜到

了这个结局却没有猜到这个过程”。对故事的反复斟酌以使其天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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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缝，足可见创作者的良苦用心。严肃的题材加之客观严谨的创

作，便形成了该剧的第一大特点：庄。 

    《潜伏》最大的特点也是其创新之处在于它穿插其中浓重的诙谐

色彩和喜剧性。从普遍意义上来说，广大电视观众根据以往的电视

剧接受经验，一旦确定了剧中的主人公，便会始终关注着主角的命

运，同时也始终坚信至少故事在开始和中间阶段我们的主人公总是

会化险为夷、绝处逢生的，不然故事就不好继续了，电视就没的放

了。正是基于这一基本的常识，观众在观看该剧的过程中会以一种

轻松的心态去关注人物命运的，并享受每一次主角的胜利，从而发

出会心的微笑。这虽是很多电视剧的共性，但对于《潜伏》来说，

其中又有很独特的意义，正如上文所提到的，该剧紧张刺激，双方

都有高手在，所以主角的每一次执行任务都不是轻而易举，总是要

惊险一番，观众悬着的心在任务完成后，才可以长舒一口气。对于

余则成的机智和敏捷，观众不能不为之发出会心的笑。另外，在影

片叙事中，因为观众比剧中人知道的多，在这种全知视角下，剧中

人物的很多行为都显得特别可笑。尤其反面人物，他越是挣扎越是

努力，就越陷入可笑的境地。如第九集中余则成要设计除掉原行动

队队长马奎，而故意安排陆桥山见到马奎和中共代表左蓝谈话以及

“交换”情报的情景。在这一段中马奎和陆桥山都是余则成导演的

戏中的丑角，他们将无知当成有知，他们的行为都显得那么的可

笑。因为所有的观众都显得比他们聪明，观众在这种“突然的荣

耀”感中享受“恶意的快感”，这样喜剧性就产生了。 

尤其值得指出的是，《潜伏》中人物对白的妙趣横生。如余则

成问翠平认识什么字，翠平回答说“ 吃”“大”“馒”“ 头 ”，

合起来正好是“吃大馒头”。还有如余则成对翠平说：“你能生个

嘴小点的女儿吗？”，翠平机智地回答说：“我还想生个眼睛大一

点的小子呢！”两个人互相用对方的特点取笑，观众看着演员孙红

雷的小眼睛和姚晨的大嘴，不免都会笑的前俯后仰了。 

严肃题材中如内战谍战中出现荒诞，确实是前所未有的，《潜

伏》中姚晨扮演的王翠平便是这一荒诞的典型代表。这主要体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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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：王翠平农民游击队出身，自然会对敌人彻骨的恨对中共无尽的

爱。又因为是农民，所以才来到大城市就显得很笨拙和愚蠢，剧中

站长吴敬中对翠平的评价是“翠平这个蠢的挂相的女人！”，这是

因为翠平没有能力把握和认识她所处的那个新世界，于是她的很多

行为都显得很荒唐和可笑，她与她所处的环境处于根本失调状态。

翠平初来天津站时一系列的行为举止都是这方面的表现，如坐在汽

车里出不来，乱蹬车门。晚上睡觉将睡衣穿在衣服外面。又如站长

太太好心给她穿旗袍时，她一看腿上开衩便破口大骂，弄的众人尴

尬。这都是很荒诞的。但这种荒诞是和人物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

的，所以不显得特别突兀，反而让观众更好地认识了这个角色。在

这样的前提下，翠平那些不合时宜的行为都显得特别荒诞。众多周

知，荒诞是与理性相联系的，而初来乍到的翠平却是一个感情占主

导的农村女子，她在车上见到日本战俘便情绪顿时激动，根本没想

到还有马奎队长在车上，而自己是国民党军统的家属。还有她动不

动就要拿着手雷，听说中国最大的特务头子戴笠要来天津，就想用

盒子枪去杀戴笠。而她一见到伪装的八路军女战士就显得异常激

动，一心想要营救，最终导致了自己的身份暴露。总之，她是感性

胜过理性的人物，在和余则成共事了几年后，她的性格有了明显的

发展，而这个发展正是朝着理性方向发展的，她开始学会冷静了，

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，当伪八路许宝凤落到李涯手里后，余则成很

紧张，这时的翠平一拉余则成的衣服，说，要冷静！这次她已经不

像以前一样只想到去把她杀掉或者拿出她的手雷去炸了。在她熟悉

了城市生活和逐渐理性下来后，翠平身上所显现的荒诞性也就随之

逝去了。随着翠平荒诞性的消失，《潜伏》的喜剧性就逐渐消退

了，继之而起的是浓的化不开的忧伤和悲凉。 

《潜伏》中大量的诙谐色彩还表现在人物一系列匪夷所思的行

为和语言中。最有趣的就是余则成在翠平才来的时候，每晚摇床腿

以造成其与翠平每晚交欢的假象，更诙谐的是楼下那个单身的会计

居然垒起很多桌椅贴着墙壁在听那嘈杂的声音。翠平更是对此事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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显精通，不是根据自身经验而是“没见过配人，还没见过配牲口

吗？”诙谐之处，不禁使人开怀大笑。 

    二、基调：喜不胜悲 

然“此中多可喜，亦多可悲”。人世间最大的悲哀莫过于亲友

同志的死亡。余则成魂牵梦绕的未婚妻左蓝的死，撼动了每一个人

的心，但是随着剧情的发展大家都知道，翠平才是这一剧中的主

角，所以短暂的悲痛之后，观众进入剧情中看到了翠平的荒诞可

笑，之前的悲伤情绪自然很快缓解。紧接在左蓝死后面翠平的可笑

事迹就有学晚秋忧伤的样子，真正是东施效颦的典范，又有唆使余

则成给其挠痒的“惊人之举”，以及骂林黛玉是余则成外面认识的

野女人的荒唐之言。更甚的是中晚秋之计，将“余则成，大笨蛋，

我爱你”写出来，读作“余则成，大鸡蛋，我煮你”的经典告白。

至此，对左蓝的悲伤之情基本上可以说完全转入记忆深处，不被提

及了，该剧的基调在短暂哀伤之后继续在喜剧性和诙谐色调上前

进。到后来中共地下党员廖三明的死，观众和剧中人都已经无暇过

多哀伤了。其间，翠平脱险，虽剧中人悲痛至极，但翠平并未死的

事实让观众不会产生过多的悲伤情绪，但该剧的情感基调已经明显

转成忧伤了，看着余则成每天回家一个人，看着那翠平亲手垒起的

鸡窝，看着翠平有家不能回，观众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惆怅，但这种

惆怅很快被一种期望所取代，那就是希望余则成与翠平能最终走到

一起，完成有情人终成眷属的大团圆结局。 

直至最后一集，观众的期待已经十分迫切了，这种情绪必须要

得到释放，观众才会舒畅。可这次没有如观众所愿，没有出现峰回

路转，余则成和翠平机场相见，没有一句台词，只有余则成“咯咯

咯咯”地学着老母鸡向翠平传达最后一份情报，而翠平在车内长久

地望着余则成坐着飞机离去。等到翠平产下一女，却没有余则成给

取的名字。当翠平抱着女儿在山岗上向一个不知道方向的地方眺

望，当余则成凝视着自己新的结婚照，脑中闪现着翠平的样子时，

当那一行热泪从余则成眼中瞬时落下时，大部分的观众都早已泪流

满面了。直到最后我们才明白这是一个大悲剧！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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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正如紫霞仙子说的“我猜中了前头，可没猜中这结局！”观

众不能满意这个过于悲伤的结局。很多观众看完这最后的结局都感

到极其痛心，以致在网络上流传一种心理症状——“潜伏抑郁

症”，观众之所以会如此，从审美心理的角度来看，是因为尽管该

剧喜剧色彩贯穿始终，但都不及那最后三十分钟哀伤的情绪，这在

心理学上是有根据的，在行为心理学中，对被试先施加痛苦的刺

激，然后再施加甜蜜的刺激，被试反应会对最后施加的行为记忆更

加深刻，所以我们常说先苦后甜才是真的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而在

电视剧《潜伏》中却恰恰相反，观众开始得到的是喜剧感强的刺

激，最后被迫接受这种悲痛的结局，自然会在心里耿耿于怀，不能

释然。导演姜伟在谈到这个结尾时说这是对先辈英雄的尊重，这自

然史一个理由，但更重要的是这是艺术创作的内部规律决定的，这

个结局是从故事中自然发展而来，“在悲痛的事件中，有价值的东

西遭到了毁灭，但它的价值却取得了胜利；如果这种悲痛的事件是

从内在的必然性来展开他们自己的，那么，他们就在观赏者身上产

生出悲剧性的效果。”1[1]尽管很多关众对这一结尾感到颇为郁

闷，但是这种从“内在必然性”发展而来的悲剧性是无法逃避的

了，正是该剧这一出人意外的结局奠定了《潜伏》总体基调的悲剧

色彩，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，我将《潜伏》的情感基调称为喜不胜

悲。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[1]  [英] 李斯托威尔：《近代美学史评述.》，蒋孔阳译，安徽教育出版社.，

2007 年.，第 231 页。 

 




